三水·广州·心情·女人
昨天是前天的明天，今天是可以把握的现在，明天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支票。时间的流转循环往复，没有丝毫错位的迹象。
号称三水，却只有一条孤单的北江无声流淌；美曰羊城，却只有羊的图像，而没有羊的身影。从三水到广州，从懒散到忙碌；送走松散烂漫的三水，迎来紧张匆忙的广州。如果说三水是天真烂漫的少女，那么广州就是成熟稳重的女人。三水的记忆浪漫而温馨，广州的印象忙碌又沉郁。

《语言学》的期中作业迫在眉睫，老师的催促已经到了火烧眼眉的地步，而我依然毫无头绪。匆匆浏览过无数的网页，快速翻动着很多本专业书籍，论文的架构仍然没有着落。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团团转。室友发现了新大陆——关于粤语的专业网站——粤语协会官方论坛。抱着沮丧、疲惫的心情，姑且上去看看。这算是与粤协的初次会面，不怎么愉快。
土生土长的粤人，粤语，从小到大，一直挂在嘴边，许是习以为常，不曾发现它有什么独特的魅力。在小学——初中——高中——大学的运转过程中，粤语的拼音从来没有登上过语文的课堂。在老师的讲授中，有英语的“A B C D”和普语的“a b c d”，而粤语的“a b c d”却素未谋面。想当然的以为，从小讲到大，已经烂熟于心了，完全可以无师自通。已经会说，无需再费时来学习粤语拼音；然而，当接触粤语拼音，尝试用粤拼来打字时，发现以前的想法是多么的荒谬。会说，不代表会写，会用。长期的普语教育，普语的思维定势，几近坚不可摧。小学的寓言，中学的散文，大学的论文，无一不是以普语的思维方式像倒水那样灌进脑袋，如放电影般呈现眼前。用普语朗诵唐诗宋词，可以领略音符跳动的美感，以普语朗读散文，可以找到洗涤心灵的清静。于是，想当然地认为，普语的语音、韵律妙不可言。从来没有尝试过换一个角度，换一套语音来，也许能找到别样的感动。粤语从来都被认为是俗文化的载体，难登大雅之堂，所谓的精英阶层对它不屑一顾。
相信，真金不怕红炉火。大浪淘沙，金子终究沉淀，露脸，放光彩。虽然粤语在学堂上备受排挤，没有立锥之地；但是，在民间，它保留在人们的代代相传的俚语、俗语里。民间的口头文学，大量保存了粤语的语言魅力。是金子总会有人欣赏。几双年轻的眼睛，发现了光芒的来源——粤语。它们激情饱满，才气横溢，身兼数职，废寝忘食。粤语协会、粤协官方论坛应运而生。机缘的巧合，于《语言学》课程的作业上，我认识，并逐渐了解了他们和它们。是他们和它们改变了我对粤语的认识。

有人说，学生时代的恋情弥足珍贵。可我不钦羡。是因为还没有遇到。
昨天的初会面，印象不深；今日的再认识，暗许芳心。现实的境遇，人生的景观，我相信了缘份的力量犹如张爱玲所深情演绎着的《爱》：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，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好赶上了，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，惟有轻轻的问一声：“噢，你也在这里吗？”我和男生之间的事也如这样的神秘，也是如此的巧合。生活中，无数的巧合，机缘，终于促成了那天的相遇。没有过多的语言交流，眼神的交会也是少得可怜，但是，无法言明，也无需弄懂。也许，男生永远无法明白女孩的心思，对这样的存在浑然不知。男女的结果终究是没有结果。也许，女孩自己也感到迷惘。但是，我依然执着地把欣赏的眼光投注在他的身上，坚信他是可信可爱之人。

“世上有一种女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男人的同情和欣赏，这种女人可以穿着银色的剔马花甲，一边修剪着指甲一边向男人投去一个意味深长的眼风，同时或嫣然一笑，或泪水晶莹——表情视需要而定，那么她的全部愿望可实现。但世上也有另一种女人，缺乏女性的假面和道具，而她们的心灵又总是很丰富，总是很顽强地在塑造世上不可能存在的男性，她们从不为现实现世的利益所动，却甘愿虚无缥缈的幻想去死。这种女人自然是真实男人敌视和排斥的对象。”我正属于后一种女人，在我糊涂的时候我沉浸在自己编织的迷蒙中，在我清醒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在劫难逃。

伍尔夫在《自己的房间》里如此书写女人的境遇：“确实，女人如果仅仅生活在男人的小说里，人们完全可以把她视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，一个复杂的多面体。勇敢而又卑贱，艳丽而又污秽，无限美好却又极其可恶，同男人一样伟大，甚至有人认为她比男人更伟大。但这只是小说中的女人，……于是产生了一种十分奇怪的混合现象：想象中她无比重要，事实上却一钱不值。她，充斥一部部诗集的封面，青史上却了无声名。在小说中她可以支配国王和征服者的生活，在现实中却得给人和一个给她戴上戒指的男人当奴隶。在文学中她嘴里能吐出最富灵感的诗句，最为深奥的思想，在生活中她却目不识丁，只能成为丈夫的所有品。”精辟的论述，令人折服；独到的见解，使我敬佩。伍尔夫的时代过去了半个多世纪，女性的境遇依然没有彻底改变。男女平等本来就是一个遥远的神话。或者，男女平等的时代只存在于文本里。
巫师对她说：姑娘，请你随便说一句话。在那一刻，她的大脑呈现一片空白。当看到水晶球中朦胧显现的月桂树，突然发现：月桂树的纹路很像是精美的刺青；于是想到一句石破天惊的话：“刺青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杀菌药。”看见情敌如黛玉一样忧郁的面容，看到她如貂蝉似的忧伤的眼睛，她不忍。贱人，泼妇的辱骂消逝在怜悯的欣赏的目光中，脑海想到了很美好的意境，那女人的苍白使人想起浮冰，一种可以被溶成月光那么雪白的浮冰，于是脑子里冒出一句废话：“她是被紫鲨鱼吻过的多边形浮冰。”女人是世界上最奇怪的生物。有时仅仅是作为生物而存在而已，有时又如喷泉激发无限的妩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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